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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记
□张源源

我是公社小社员（68cm×136cm 1973年）画/沈启鹏 文/郑文光
《天风阁画存》品读

走马
天下

大洞河峡谷数石头
□强雯

江海
风情

僮子戏
□杭坤

水泥公路消失了。“东方雪铁
龙”突然颠簸起来，尽管我坐在后
座的中间，两边都是肉身“护驾”，
我仍旧强烈地感觉到颠荡的晃动。
车窗紧闭，在前方玻璃狭小的视野
中，看见如三斤兔子般大小的鹅卵
石，长长地伸向眼前的裂谷。

说是裂谷，眼前看见的只是
大洞河峡谷的两扇山门而已。至
少从我在“东方雪铁龙”的视野上
看出去，是如此。

大洞河峡谷其实是白马山的
西麓延续处，在大洞河乡，过去叫
铁矿乡，在重庆市武隆喀斯特地
貌的西南边境。

武隆的喀斯特地貌在全国是
排上号的，因为一个张艺谋带货
的5A级景区“天坑地缝”，很难
让人不知道武隆。连武隆的旅游
公司名字直接就取名“喀斯特旅
游公司”，不注意听，还以为是什
么新车出来了，是上世纪流行的

“康福来”升级版。
武隆人以喀斯特为傲，重庆

以武隆为傲。当年武隆的白马山
是红白两军对抗阵地，往事没有随
风，这段历史增加了白马山的旅游
价值，穷是穷了些，但生态终究没
被破坏，也算有弊有利。白马山的
余脉在大洞河峡谷英姿娇俏。

近在眼前的山门迟迟未到。
前面的车不知何故停了下来，我
们也被迫停了下来。像所有用皴
笔法画下的大山大壑一样，前方的
威严、苍翠、沧桑直耸入天，让人不
自觉要停下来，赏山数石，又或是
让自己思量思量，我们究竟有多渺
小，有些破事甚至可以忘掉。

全车人都下来了，除了司机。
前面的车显在坑里了，怎么都出
不来，几个壮汉试着去推车，女人
们帮不上忙，叽叽喳喳问寒问暖。

“再进去就更出不来了。回去

了。”落坑司机没了耐心，气急败
坏要退出峡谷。

前方看上去不远，山门喜迎
客。刚刚下车的几个人安慰他说，

“要不我们走过去。减轻点重量，
你也好开得顺。”

鹅卵石圆润搁脚，一脚一个
踩，得看路，没几步路，脚底板就
生痛。这跟走平地完全不是一回
事。山门看着近，怎么都走不到。
十余分钟后，好不容易拐过了山
门，前面的路让人傻眼了，全是被
浅水淹没的鹅卵石路，而且望不
到尽头，正在犯愁时，有车从迎面
而来，说要接我们。

只能坐车。湿脚还是小事，搞
不清脚下深浅，摔倒骨折被水蛇
咬。这是11月，重庆的正秋时分，
硕大的鹅卵石显出山水之地枯水
期的特征来。

“枯水已经很久了。”当地人
说。“夏天的时候，也是部分被水
刚过石面。”在马蜂窝上，我见过
大洞河峡谷的照片，说那里有峡
谷小梯田。照片看上去和四川的
黄龙有得一比。

“怎么不修路呢？”我问。“是
打算修路的，但是这里河沙淤积
太多，修了也被冲垮，所以要修防
护栏，防护栏的资金更多，所以就
搁下来了。”大洞河乡党组书记马
书记说。马书记看上去40岁的样
子，腿长长的伸向油门，汽车的音
响很好，正在播放刀郎的《西海情
歌》。“一眼望不到边，风似刀割我
的脸……”他说自己在大洞河乡
已经待了10年，五年乡长五年书
记。来乡里工作之前，他还做过三
年义务兵。他驾驶技术很好，大鹅
卵石在他开来，如履平地。“这里
原来产铁矿，后来挖得差不多了，
也种过药物，就在大梁子山上。”
他脖子一扬，示意在山顶，眼睛却

目视前方，双手不离方向盘。我不知
大梁子在哪里，只看见山门来了一
个，又来一个。众岭一字排开，野松
长在腰际。我们沉默地看着风景，
十年时间，鹅卵石大概也是数得清
楚的。

我们是最后一辆车，平安到达
了目的地。

马书记跳下了车，摇手一指，前
方是一个硕大的开阔的洞口，几乎
是命令，却和颜悦色，“去看看。”

那是溶洞。通往溶洞还有一条
河，河上搭建着简易木栈道，大约20
米长。

不知道我们耽误了多少时间，
竟然有人已经拄着竹棍出来了。这
么快，我想。洞口有明亮的水，两条
河水在这里交汇。

这是一个漏斗型大溶洞，是大
洞河的上游，河流经过溶洞暗处，再
流入下游河谷，大洞河一名也由此
而来。虽然有暗河显示生命存在可
能，但人无法进入洞里。但可见一不
足10平方米的水塘，也就是溶洞小
梯田，迷你、迷离。跟九寨沟黄龙一
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正在观察是
否还有溶洞昆虫在此打秋千，忽然
有人唤我，一转身，看见峡谷外的白
云团团，映成了浓郁的西洋油画。

热情的生命力，旺盛、恣意。
中午时分，正秋的阳光洒落下

来，河水灵动，反射出更热情的光
芒。路上有散落的竹棍。这是人类
的毛病。自私自利，还要假言渡人
渡己。

千山万壑在这里安于宁静。蹲
下来，闭上眼睛，峡谷发出轻微的呼
呼声。正午还很长，可以听一车大自
然情话。

脚痛消失了，鹅卵石还很多。数
着进来，数着出去。从这里出发，走
出峡谷的路还有十几公里。蟋蟀不
怕人，继续吟吟欢唱。

芬芳
一叶

第一次接触他，是在单位
开会。大家都听得有些乏味
了，中场休会时，他转过身来给
周围靠近的每位同事都发一块
口香糖。我当时离他稍远一些
且年龄较小（他的周围都是我
伯伯叔叔辈的同事），按理来
说，我不在他发糖的范围内。
突然，一块口香糖出现在我面
前，并幽默地说：最后一块，给
晚辈。并指着旁边的叔叔辈的
同事说：我这么做，你没有想法
吧？他就这样巧妙地化解了最
后一块糖的尴尬。当时我受宠
若惊，觉得他不是传说中的那
么难以接近，而且还很有趣。

第二次再接触他时，已时
隔一年多。也是在一次会场
上，作为一名新上任的负责人，
有些问题需要向老同志请
教。这一次我坐在他的前面，
当我转过身来向身后的老同
志们请教专业问题时，只有他
一人既专业又接地气地回答
了我的问题。哎哟，不错！这
个老同事可以呀，比传说中的
还要厉害呀！

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调到了机关，跟他接触得越
来越多，越发地发现他岂止是
谈吐幽默、术业专攻？简直神
了，他知识面广，懂文学，懂茶
艺，会生活。

第一次到他办公室，除了
办公桌、书橱、沙发这些标配
外，还有茶具、小工艺品、绿植，
看得出每一样物品的摆放都很
讲究。书橱里的书除业务书刊
之外，有《资治通鉴》《史记》《白
说》《季羡林全集》《佛说》等
等。办公室里绿油油的盆景中
每一片叶子似乎都在告诉别
人，主人把它们照顾得很好。
沙发背后挂着一幅字“万丈红
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
表明主人用茶来展示淡定，以
淡定显示儒雅之智。

当我还在欣赏着他办公室
其他陈列时，他娴熟地泡了一
壶茶。告诉我茶该怎么品，品
茶该注意什么，喝茶时茶杯该
放哪里，自然而然地过渡到问
我最近读什么书。我随便说了
几本书名，顺便谈了自己的一
些观点。发现我不管说哪一种
类型的书，他都能中肯地评
价。这一点让我很吃惊：原来
他懂得这么多，甚至对我冒出
的一些网络词语他都能稳稳接
住。要知道，他已年近花甲。

一个多小时，就这么溜走
了。当我起身告别时，他以朋
友的口吻跟我说：不论做什么
工作，都不能光懂业务知识。
你涉猎的知识面要广，这样你
才有谈资，你才有话语权。否
则你永远只能听别人说！

是的，多么中肯的一句
话！让我受益匪浅、如梦初醒。

缘分这种事真是无法解释
清楚，当我们一家人见他时，都
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虽然
真正相处时间并不长，但感觉
已是多年老友。爷爷奶奶夸他
人好、幽默，会说话。爸爸跟他
以兄弟相称，觉得他为人正派，
考虑问题周到、成熟。我先生
跟他也是好朋友，跟我一样，对
他很是崇拜。无论在工作中还
是生活中，都是充当着既是老
师又是老大哥的角色。连我七
岁的儿子，对他也是特别喜欢，
远远地看到他就飞奔过去，纵
身一跃，黏在他身上。他也是
满心欢喜，给我儿子一个大大
的熊抱。

画作巧妙运用"7"字形构图，将一队孩子从正、侧、背各个不同方向完成艺术的创造。孩子们天真、愉快、轻松、
活泼的肢体语言，使无声的画作产生似唱似歌的有声感触:“我是公社小社员呀，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来。放
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而乡村女教师亲切纯情的关心与呵护，散发着心灵的美好和风
采的可爱。作品入选全国美展，被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人民大会堂等部门收藏，江苏人民出
版社大量出版发行，全国众多刊物发表，荣宝斋印成贺年卡片，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美术的一个符号。

南通有地方戏种“通剧”，年轻人
估计不懂，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

通剧又叫僮子戏，主要流行在方
圆三十里的通州一带，是以通州语言
为基础慢慢发展起来的。

我第一次听到僮子戏还是在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那天骑车去唐闸同
事家，途经十里坊，忽听一阵锣鼓声，
引起了我的好奇，便停车看个究竟。
只见不远处，用木板和篷布搭建了一
个简易戏台，化了妆的男女主角，时
而高亢清亮，时而如泣如诉，唱完一
段，紧接着又是一阵锣鼓声，起初，我
只以为是喊南通号子，旁人告诉我：
这个演的是《陈英卖水》，是地地道道
的南通“僮子戏”。当时我真的有点
晕了，唱得这么难听，台下居然有那么
多铁血粉丝，真的不可思议，我实在是
不敢恭听。

到了同事蒋师傅的家，谈及刚才
看到的一幕，一下子就打开了他的话
匣子：“这个你都不懂，亏了你还是个
南通人，僮子戏是使用南通的方言土
语，唱的是俚曲小调，具有浓郁的地
方特色和乡土气息，特别适合我的口
味……”话还没有说完，他清了清嗓
门唱了起来：“锣鼓呛呛连声鸣，点火
堂外放高升。连放三声高节炮，鸣锣
接驾出仙庭。”由于没有锣鼓敲打，一
段唱毕，还“叮叮呛、呛呛咚”走了一段
过门后，继续勒起了嗓门……我实在
听不下去了，又不能扫他的兴，要不
是看在摆在桌子上的美食，说不定早
就溜走了。

还是他媳妇善解人意，知道我厌
烦，走上去对老公说：“你是请人家过
来吃饭的，还是请人家过来听你叫魂
的？平时你一个人在家号号丧也就
算了……”蒋师傅似乎有些不太高
兴，冲着媳妇说：“人家听不懂，难道
你也听不懂？要不是当年父亲叫我
学手艺，说不定我也是通剧团的一名
台柱子了……”

酒过三巡，蒋师傅的话渐渐多了
起来，三句不离本行，话题又拐到了刚
才聊的通剧上，“说起僮子戏，南通人
也有叫上僮子，童子可分文童子、武童
子两种，文童子以念唱为主，武童子的
表演形式融杂技、气功为一体，惊险刺
激……”媳妇看他一头的“粪劲”，插言
道：就你是个内八字，懂的事没魂的
多，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再说
了就你这个嗓门，唱的跑调走腔，不像
个戏，胆子小一点的，早就被你吓死了
……眼看气氛有点紧张，我急忙对嫂
子说：没关系，我爱听，今天又让我长
见识了。蒋师傅瞄了媳妇一眼便说：

“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朝番子，这一带
的人，凡想消害逐鬼的，不论条件如
何，上僮子是必须的。我唱的不像个
隆冬，你来哼几句……”

离开蒋师傅家，天色完全黑了下
来，河东路不宽，行人较少，加之灯光
太暗，骑在沙石土路上，难免有点心惊
胆战。突然，迎面走过来几个路人，边
走边唱：“焦裕禄啊焦裕禄，焦裕禄是
个好书记……”那高亢的呐喊声，与蒋
师傅僮子戏是一个腔调。看来，通剧
在文化生活缺乏的年代也成了南通人
生活的一部分。

我对僮子戏的起源、演变、发展缺
乏了解，更没有那份激情与投入。但
我渐渐地喜欢上了僮子戏，更愿意将
通城百姓喜爱的剧种传播出去。回来
后，我请朋友刻录了许多磁带，在幸福
乡、刘桥镇上摆起了地摊，生意一度很
火爆。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讲一口标准南通话的人越来越少，会
唱僮子戏的人也寥寥无几，偶尔在郊
区还能着到通剧表演，看戏的人群中，
已失去了年轻人的身影。如何保护、
传承好僮子戏，我有担心，但更多的是
期待。

海螺之恋
□成惊涛

海滩上有一枚海螺，
正在海风中叹息。
当海浪悻悻离去，
它是掉下的那颗泪珠。
叹息中夹杂着哽咽，
闪烁淡淡的忧伤。
虽然它有点苍老，
但仍有撩人的颜值。

它是少女的化身，

自然有少女的情怀。
千万次拥抱与惜别，
矢志不渝不改初衷。
一任沧桑的粉黛，
妆点它丘陵般的脸庞！

大海躲进它的腹腔，
它的肚量迅速扩张，
好让海浪的痴情，
淋漓尽致地发酵，

残忍的时光再锋利，
又岂能把它销蚀？
今天在这里，
明天在那里，
辛劳奔波千万里，
信誓旦旦为一桩：
在每一个
铁定的时辰，
与它相约不见不散，
老地方，还是大海的某个角落？

紫琅
诗会


